
2023年10月30日 星期一 编辑 王涛 校对 孙双时局07

“老头乐”作为一个俗称，专业表述为低速
电动三轮车或四轮车。对于大量老年群体而
言，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无须上牌照或使用驾
照，易于上手且适用于刮风下雨等天气。从一
线城市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老头乐”曾风
靡一时。智研咨询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
电动三轮车行业市场运行格局及发展策略分
析报告》显示，2021-2022年，中国电动三轮车
产量分别达1305万辆和1404万辆（包括载货
电动三轮车、载人电动三轮车和特种车辆）。

与之相伴的是，大量“老头乐”上路行驶常
被批判为“马路杀手”。每个“早晚高峰”在城
市机动车道上，各种没有安全带、安全气囊等
防护措施的“老头乐”穿梭其中，给交通带来了
巨大的安全隐患，也给城市交通管理带来了诸
多难题。

2019年公安交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3-2018年，因老年代步车引发的交通事故
达83万起。其中造成1.8万人死亡,18.6万人
受伤。据北京市交管部门统计，2023年北京
市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亡人交通事故中，有
85%的驾驶人从未接受过驾驶培训。

在裹挟着争议与需求的背景下，2021年7
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的
《关于加强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管理的通告》提
出，2024年1月1日起，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不
得上路行驶，不得在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公共
场所停放。违规上路行驶或停放的，执法部门
将依法查处。

违规电动三、四轮车是指未经工信部许可
生产，未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公告》，车辆性能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
使用电力驱动用于载客或载货的三轮、四轮机
动车。这意味着，当前市面上大量的“老头乐”
是违规车辆。

如今在全国层面，安徽、江苏、湖南等地的
多个城市正在加强对老年代步车上路的严格
管控。这一措施使得“老头乐”的生存空间在
这些地区逐渐被蚕食。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
的出行难题进一步凸显出来。

在距离北京“老头乐”禁止上
路还有60余天之际，居住在南四环
的71岁李春华已经提前将她的“老
头乐”交还给回收点。

曾经，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李
春华都会骑着电动三轮车飞驰在
四环辅路上，风雨无阻地前往自己
孙子所在的学校。这段约3公里的
路程她通常只需10多分钟。尽管
比不赢外卖小哥的速度，却远胜于
自己骑自行车。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这辆“老
头乐”不仅成了她的“得力助手”，
还载着她去过许多地方。她骑着
它去超市购买米面粮油，到花卉市
场挑选鲜花绿植，去蔬菜大棚购买

水果蔬菜，她也会骑着这辆车往返
于自己家和儿子家，帮忙准备晚
餐，取送物品。在李春华眼中，这
辆“老头乐”就像她的“第三条腿”。

没有了这辆三轮电动车之后，
各种出行问题慢慢浮现出来。因
为李春华心脏曾经接受过支架手
术，无法承受过多的劳累，现在从
家里走到大院门口的几百米，都足
以让她感到疲惫，更别说走到更远
的商超或者走路去接孙子。

在北京六环外，一旦失去三轮
电动车，老人的出行难题进一步凸
显出来。由于商超更加分散，老年
人需要步行或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前往，增加了出行的不便和困难。

在高世英
所居住的湖南省

吉首市下的一农
村，拥有一辆电动车

（包括三轮与两轮电动车）
成了近几年农村家庭的“标配”。

每天早晨7点，高世英和周
围几个村的老人会像潮水般从
各个乡村道路汇聚到城市道路，
形成一支壮观的电动车大军。
他们沿着城市道路骑行约一公
里，就能抵达位于城乡交界处的
幼儿园。下午4点半，他们又会
像退潮一般，各自散去，回到周
围的村庄。

在电动车还没有在周围村
落普及之前，村里老人、小孩最
常乘坐的工具是如摆渡车一般
往返于村口至城区边界的七座

“黑车”，3公里的路途收费3元，
一般需凑满3人以上才能出发。
稍微远一点的村庄，则需要行走
1-2公里，再乘坐“黑车”。

三年前，双胞胎孙女开始上
幼儿园后，接送孩子成了高世英
家里的首要难题。由于儿子儿
媳在城区开店，每天都需早出晚
归，完全没时间接送。而幼儿园
150元/月的校车接送服务，高世
英也觉得颇不划算。“如果是走
路接送孩子，单程三公里的路程
加上来往的私家车，两个孩子更
是完全照顾不过来。”

为此，她花费了3000元购置
了一辆三轮电动车。此后，这辆

“老头乐”的第二排稍长的座椅
成为两个孩子的专属位置，这也
是村里许多老人解决接送孩子
难题的途径。现在，三轮电动车
在村里50-70岁的老人群体中已
经非常普及了。

在前往幼儿园的路途中，高
世英只经过一个带有红绿灯的
十字路口，她知道“红灯停绿灯
行”的交通规则，但并不清楚马
路上不同颜色的虚线、实线意味
着什么，甚至未上过学的她连字
都不认识。然而，这些都不影响
她驾驶着“老头乐”上路行驶。

她说，电动三轮车不需要人
力保持平衡，只要学会旋转油
门、转方向盘两个动作即可。她
自己试驾半天，已经能够载着孩
子往返于家校之间。

在高世英眼中，这辆电动车
的好处是能够接送孩子、上街买
菜，出行成本更低，并且能随处
随地出发，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等

“黑车”。整个市区面积并不大，
骑车半小时就能抵达市区三甲
医院、线下水电费缴纳处以及大
型商超等。在上坡路段或下雨
天，老年人走路摔倒的风险很
大，骑车反而更安全。

高世英的“老头乐”因为没
有牌照等手续，并不符合上路标

准。当地交管局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不管是网购还是线
下购买的电动三轮车，都需要到
车管所核验是否符合国家相关
标准才能发放牌照。一般情况
下，载人的电动三轮车很难满足
相关标准。并且驾驶人需要具
有D驾驶证。”

小学、幼儿园正在一点点远
离高世英所在的村庄。十年前，
村里还有一所小学和一所幼儿
园，她的子女只需走路十几分钟
就能上下学，也无须长辈接送。
但后来两所学校都被强制关停，
离村最近的幼儿园位于城乡交
界处，最近的小学则是距离村里
约十公里的市区小学。

近几年，当地的交通管理部
门已经和高世英们形成了一种
默契——— 在节假日或者一些特
殊时间段，交通管理部门会对电
动三轮车查得比较严格，这时高
世英们会尽量不开到城区。其
他时间段只要不直接停放在道
路两侧，“老头乐”就基本能够安
然无恙。

记者询问吉首市多家电动
车销售门店，反馈的观点均是：
当前，新、旧三轮电动车均有售
卖。两轮电动车可以直接帮忙
上牌照，三轮车则需要去车管
所。但也可以选择不上牌，三轮
电动车在村里开就完全没事。

10月25日下午5点10分，在
位于北四环的一所小学校门前，
像往常一样，迎来了家长接送孩
子放学的交通工具“展览会”。

当天，张慧让小儿子站在两
轮电动车前的踏板上，让大女儿
爬上自己身后的座椅，便向家驶
去。放眼望去，周围像张慧般不
佩戴头盔，采用两轮电动车接送
孩子的家长并不少见。并且，这
些“老头乐”几乎都已加装上了
摩托车防风罩。

作为一名小型汽车驾照拥
有者，张慧深知这样的做法其实
是违规的，但也是不得已而为
之。她说：“一共两公里的路程，
孩子上了一天学，实在不忍心让
他们走路回家。如果开车接送，
光找停车位就很麻烦。”

随着“老头乐”的消失，各种
替代方式正在衍生出来。

在社区推广三轮电动车明
年将禁止上路的信息后，李春华
和其他老人经常会聚在一起讨
论没有适合老年人的代步工具
后该怎么办。李春华说：“接送
孩子大不了可以提前出发，走累
了歇一歇。但是日常买米买面

去超市，没有个代步工具就像断
了‘一条腿’。子女和自己又不
住在一起，总不能事事麻烦他
们，真的很发愁。”“为了保障公
共安全，在取消没有牌照的三轮
电动车的同时，能否给我们一个
其他选项，比如可以合规上牌照
的车辆？”李春华说。

一些老年人已经开始谋定
而后动，前往附近的驾校咨询增
驾政策，以考取合规的驾照。但
是，由于北京的交通规则限制
（三轮电动车只准许在六环外驾
驶），李春华认为自己不太可能
去驾校考取这类牌照，“我住在
四环，六环外能开，没有意义”。
但对于之后如何，她也没有更好
的解决办法。

对于高世英而言，没有了三
轮电动车，她在农村的出行范围
将大大缩小。

高世英说，在农村，电动三轮
车的用途非常广泛，即使不允许
上路，许多老人仍然会选择购买
并骑行。“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基本
不认字，考摩托车驾照难于登天，
也买不起更贵的车，两三千元的

‘老头乐’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接下来面临严查，她设
想的解决办法是先驾驶电动三
轮车行驶两公里乡村道路，然后
再下车步行。高世英表示：“为
什么两轮电动车就能正常上牌
照。外卖骑手的速度比我们更
快，在市区闯红灯、横跨马路也
不会被处罚，为什么偏偏就盯上
了三轮电动车呢？”

现在，高世英已经把接送孩
子当作自己的一项工作。她说，
农村老人挣不到什么钱，接送孩
子、做饭就是对一个家庭最大的
贡献，也能尽量给子女减少负
担。在村子里，一些七十几岁的
老人，也在坚持接送孩子上
下学。

从全国多地颁布的政策来
看，与北京相似，各地在限制电
动三轮车上路的同时，也给予了
6个月至一两年的缓冲期。

受访村民说：“明年1月份，
正值村里人囤菜的季节。如果
电动三轮车不能再上路，实在无
法想象那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
该怎么办？到那时，矛盾可能会
更加凸显出来。” （文中李春华
系化名） 据《经济观察报》

“老头乐”大限将至

衍生成农村地区的必需品

无法填补的空缺


